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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邂逅一场雨
□郭发仔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
秋池。”成都的雨并不是你想见就见
的，她一般在人们惺忪的睡眼中悄
然而至，从不搅碎人们脆若游丝的
梦境。翌日一早，一切干干净净、亮
亮堂堂的，不知夜雨长什么模样，是
怎样的一种酣畅淋漓。

行走在成都街头，若能偶遇一场
雨，那绝对是你倾心这座城市的情绪
堆积出来的缘分。

瞧，天空灰色的忧郁在蹙眉玉唇
之间漫溢，也许是你黏稠的情绪在不
经意间触动那颗脆弱的心，她微微耸
动着双肩，雨，就这样下了。如轻纱
一般，从高远而平静的天空飘下来，
把哪里都当做自己的归宿，没有丁点
儿挑剔、埋怨，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
理所当然。轻轻盈盈的，淡定得如一
个坐怀不乱的君子。

雨的前奏很耐性子，半晌后，雨
还是这雨，慢条斯理的，与都市里不
紧不慢的节奏相得益彰。灰白色的
水泥地面除有斑驳的湿润的痕迹外，
依然呈现出本然的面孔，似乎在挑逗
着这没有脾气的雨。茂盛的树木却
有点异样，苍翠的黄葛树叶泛着隐隐
约约的亮光，如同噙着感动的泪花，
不时会掉下沉重的一滴，打在路旁小
商贩的头顶上，惊得他赶忙把扯得嘹
亮的叫卖声急促地收了回来。

人们也许习惯了成都天气的这
种小脾气，不用打伞，不用躲避，任由
它这样下着，脚下依然迈着休闲的步
伐，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天空忧伤的情绪还在酝酿，雨嘤
嘤而泣，似乎川剧中拖长腔调咿咿呀
呀哼唧半天的青衣。人在雨中，似乎
忘了雨的存在。

猛地，一阵急促的哗哗声把人们
从抒情的梦中拉回现实。天空如同
调皮的小情人，刚才眼里还闪着泪
光，一抿嘴就笑了，抡起玉石般的小
拳头，拼命地捶打着心爱的人儿。

雨似乎携千军万马而来，到处都
是响亮的回响。

马路上，欢快的水花瞬间积水成
流，裹挟着落叶枯枝，如同春运时节
车站里携着各色行囊的人群，到处涌
动；道路旁，茂盛的树木舒畅地沐浴
着，城市躁动的浮尘无处遁形。整个
城市如同一个热烈的会场，一切都随
着这猛烈的雨变得灵动起来。

刚才还在花台上打情骂俏的小
麻雀们已不见了踪影，兴许又约了相
好去哪家的凉棚下撒欢去了吧。

大街小巷终于有了难得的空档，
街面突然宽敞了许多，在雨水的铺陈下
如同一条条白色的哈达披在城市的腰
身上。

再休闲舒缓的成都人也抵不住
这酣畅淋漓的雨。卖菜的，收废品
的，摆凉粉摊的，早把随身带的塑料
小袋套在头上，钻进屋檐下，躲在商
场里。那些室内上班族、生意人，此
时撂下手中的活儿，或者探出个脑
袋，或者干脆走在屋檐下，闻闻雨的
味道，摸摸雨的温度，让身心的疲惫
和这雨一起卸下来。

也许太累了吧，天空终于把撒野
般的疯狂收敛起来，密密地、斜斜地
在天地之间编织着一张雾网。

这时，成都的天空如同洗了把脸
似的，格外通透。

成都的雨，绝不打乱成都人的生
活，绝不腐蚀成都人的性情。一年四
季都是这个风格，春夏秋冬都是这个
味道，如同回锅肉一般，肥而不腻，顿
顿有余香。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
走。”小巷里舒缓而动情的音乐悄然
流淌。来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兴许会
邂逅这样一场有诗意的雨。

半日闲暇
归本心

□杜阳林

人生太苦，时光匆匆，步履不停。能在“密密
缝”的“人生日程表”中，摘得半日之闲，享受片刻
欢愉，如同做了那盗取时光的大胆行为。截取这
小小一段时光，只为馈赠自己，安抚这一路的紧
张、匆忙和疲惫。

写“偷得浮生半日闲”的诗人李涉，在光芒万
丈的唐代诗人群里，绝对不算名声大噪的一个，
但他因为这一经典名句，点睛之妙，足以流芳百
世，为世人传颂不绝。

唐代首都在西安，马车经过官道，每每扬起红
土尘灰，被称为“红尘滚滚”。世俗之人，爱取个吉
利谐音，便简称之“鸿福”，鸿福，意味着繁华且繁
忙，与之对应的词汇是什么呢？便是“清闲”。

赋名之后，立即有文人骚客跳出来拈须、拧
眉、咬腮地叹息：“鸿福易得，清闲难求。”这话，倒
与命运多舛的美女诗人鱼玄机的名句相似：“易
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可见在古人的世界观
里，存在着一种天真质朴的二元对立关系：想要
繁华如梦吗？那就要舍弃清闲之享；即使有了黄
金万两，也难以找到真心爱人。

可人的本质，到底都有一点小贪心的，世上
有没有一种“两全法”，能“不负如来不负卿”呢？
直白一点说，能在某种机缘巧合下，打通两个“天
堑”，搭起一座“桥梁”，既能得鱼，又能得熊掌？所
以，一个“偷”字，便粉墨登场，不但让李涉从此在
璀璨的唐代诗人星空占领了一席之地，还鼓舞与
慰藉了千秋万代的疲惫心灵。

清闲为何难得？因为人活着，实在要背负太
多责任和义务了。即使是斩断俗世纷扰的僧侣，
不仍旧要做早课，诵经文，习修为吗？谁若生下
来便老老实实地承认，我这辈子啥都不想做，就
想闲着。他要么会沦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废物点
心，要么因为深度的厌世，早早就成为浮夸传说
中的主人公——父母做个大饼套他头上，他因为
懒癌末期，只肯低头咬食，不肯转一转饼圈儿，最
后饿死了事。因此，纯粹的百分百清闲，并不会
带来好结果。

“偷”就不同了。偷，多么紧张、刺激，微微的
逾矩，十分的难得，这清闲，不是垂手空得，而是
需要有所实际付出才能收获回报。

躲藏在“偷”背后的，永远是红尘滚滚，繁忙
喧嚣。人必须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在大多数时
候，哪怕活得身不由己，被俗规所缚，也不能任性
卸下自己的职责，逃避到一个荒岛之上，远离尘
嚣。但人活着，总要有一段短短的时间，一个小小
的空间，能容纳灵魂的喘息与休憩。

清闲是什么？便是给予自己灵魂休息的机
会，是一种敢于放空自己的孤独，轻抚寂寞的诗
意，直面天地的从容。

世上的鸿福，熙熙攘攘，热热闹闹，金榜题
名、洞房花烛、升官晋爵、挥金如土，甚至尝那山
珍海味，披那绫罗绸缎，皆是“鸿福”。与之相比，
我们千难万难，靠“偷”才得的清闲，着实也太单
调也太朴素了一点。

清闲是“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孤
傲如霜；清闲是“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
花”的其芳自赏；清闲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
雪”的超脱不羁；清闲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的睿智离俗；清闲是“天晚将欲雪，能饮一杯
无”的赤子旷达；清闲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
瘦”的儒士雅韵；清闲是“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
艺术享乐；清闲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
静美天成……清闲是紧张人生的旁枝斜逸，却让
我们的审美情趣复活，令僵直的心绪变得柔软，
昂扬的头颅稍作休憩，紧锣密鼓的赶路有了片刻
安歇。清闲也许不能让我们人生变得锦绣如画，
风生水起，它往往和积极上进、搏击中流并不兼
容，它更像是规矩人生一个小小的“意外”，但谁
又能抵御清闲的魅力呢？

清闲是孤独的乐趣，“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
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这一刻，这半日，我不要
声色犬马，不要世事缠绕，就要偷来这一段无人打
扰的时光，只用一颗心，去感受清风和明月，看云
卷云舒，嗅花开花落，听落雨淅沥，在孤独之中，让
心灵真正成长，淡然与寂静地走向平和与成熟。

平凡如你我，只需要拥有这半日清闲，从功
名利禄中拔足，从责任义务中抽身，用这段短暂
的光阴，放开紧绷的人生，回归自由本心，为灵魂
照镜。然后，再度启程。

说鼠
□廖晓伟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
十二生肖中，恰恰是这个
最不起眼、名声最差的鼠
兄，赫然名列首位。据说
来历是这样的：玉皇大帝
颁布谕旨，命十二生肖们
赶到天庭报到，先到先
得。牛是最勤奋老实的，
赶紧出发。不想狡猾的
老鼠悄悄跳上牛背，搭了
个免费的顺风车。一到
天庭，牛还没来得及签到
呢，那鼠却抢先一步跳了
下来，成了最先的报到
者。玉帝没法，只好宣
布：鼠，为十二生肖之首。

要说德能勤绩，老鼠
这厮，即便排到最尾，恐
怕 也 会 引 起 不 满 和 抗
议。“一颗老鼠屎坏了一
锅汤”“老鼠过街人人喊
打”以及“鼠肚鸡肠”“鼠
目寸光”“鼠目獐头”“鼠
辈 ”…… 等 等 凡 沾 有

“鼠”字的俗语成语，就
没他一个字的好话。就
连名戏《十五贯》中，那
个杀了肉店老板栽赃熊
氏兄弟的杂皮烂眼儿，其
大名就叫“娄阿鼠”，而不
叫“娄阿虎”。

鼠之所以不讨人喜
欢，最主要的原因，恐怕
它是个“假精灵”——不
晓得讨好人类。

于是在中国文化语
境中，鼠，这个普普通通
的啮齿类动物，就被定格
成了一个不齿于人类的
完全的反面角色。不管
是世俗和大众的民间心
理，还是文艺作品（包括
童话）中，他娃的形象总
是那么不堪。

但这个认知也有差
异，而且巨大。美国著名
的迪士尼动画片《猫和老
鼠》里，那个老鼠杰瑞，竟
然是那么聪明、活泼、敢
于担当、充满生气。在与
猫儿汤姆的较量中斗智
斗勇，几乎每次都占上
风！汤姆和杰瑞，其实传
递了一种很深刻的生存
理念，关乎生命平等，关
乎强弱转化，充满了对生
命的敬畏。和谐共存，这
种更为广大开阔的胸襟，
如今更是深入人心。国
产动画片《舒克和贝塔》，
就已经有所体现。当然，
那个缺耳朵老鼠还是个

“坏人”，这也还是一种客
观的体现吧？呵呵。

不管是老鼠还是老
虎，或者牛儿兔儿们，都
是一种生命形态，都是
大自然的创造。在这条
天然的生物链中，它们
环环相扣，不可或缺。
而人类的可悲，就是自
以为乃万物之灵，于是
居高临下地给其他动物
强加上所谓道德的红字
而予以主观褒贬，甚至
无情捕杀。但事实上，
贪婪、纵欲……试问我
们人类哪样有缺？正如
一句谚语说得好：“乌鸦
站在猪身上——光看到
别个黑了！”

腊梅花开
□蔡伟

入冬以来，第一次寒潮向成
都袭来，朔朔寒风，很是刺骨。
周末，写了一天的作业，很不情
愿地起床，出门去吃饭。

走到宿舍门口的林荫小道，
小道两旁全是常绿乔木，一株木
芙蓉像个光脱脱的野孩子。突
然，一股清香扑面而来，步伐稍
微快点，那幽香便很快消失。回
头找寻，却始终没找到它的踪
迹，但对这种清香，我很是熟悉。

没错，那就是腊梅。冬天除
了雪让我为之向往外，唯独对那
香气逼人的腊梅情有独钟。梅
花一般都在春季开放，春天开得
尤其好，腊梅却尤为不同，在极
寒冷的冬腊月开放。“腊梅不是
梅，花中真寒客。”说的就是它傲
寒开放的特性。闲时取瓶供一
枝，香可盈室。如此清欢，却如
此静好。

这么冷的天，嗅着这清香，
思绪却不知觉地像这飘香的腊
梅，回到了两年前的柳职，那个
腊梅飘香的严冬。

两年前的那个冬天，我正在
高三补习。学校的后山有一个
农场，常常拿茶叶蛋到后山来
卖。我们三五好友课间总喜欢
约着去后山买茶叶蛋，吃完喜欢
蹲在山边石头上眺望学校。

有一天课间太阳很好，我
和朋友去后山转，买两个茶叶
蛋吃，放松放松。拿着茶叶蛋蹲
在半坡的石头上，一股清香扑鼻
而来。

“你看，这个是啥子花？好
香。”我发现了眼前的黄色小花，
大声呼唤着朋友。一朵朵金黄
的小花，开满了小半坡，第一次
看见腊梅，顿觉它的可爱。

“这是腊梅。还是学农的
人，连腊梅都认不到。”我的大呼
小叫，好像让后面的那个女生为
之诧异。听到这话，我回过头
去，呆呆地望了她好一会儿。
就那样远远地，我看着她，她看
着我。

“麻烦让一下路。”我挡住了
去路，路过的同学奇怪地打量着
我，我才缓过神来。

“德德，你说那个女生会是
哪个班的呢？”

“怎么？你想和她完美邂
逅？她不就是财会班的吗？我
还有她的好友，我推荐给你。”

自那以后，我和那个女生成
了好朋友，那种心思却始终没能
说出口，彼此心照不宣，默不回
应。第二年，我走了单独招生考
试，她留下高考，从此，我们渐渐
少了联系。直到今天，我们完全
没了联系。

他们说，遇到一个人，他总
会教会你什么，然后消失在人
海。是她，告诉了我那是腊梅，
让我彻彻底底记得了腊梅，也记
得了她。有些话没能说出口，错
过了就是错过了，是此生很大的
遗憾。

又是一年腊梅开放，那朵朵
金黄，缕缕幽香的腊梅，总会让
我想起她。到成都这两年，每年
我都会去温江文庙寻梅，去北林
绿道寻梅，在小贩手里买下一枝
腊梅，拿回学校养起来。

腊梅再香，终究不是柳职
的，终究不如那年她告诉我的
香。两年不曾见过她，每每嗅到
腊梅香，我的遗憾就像腊梅般落
满了南山。


